
沙尘暴缘何屡屡发生
文/薛 海 春

三月 以 来 ，我 国 北
方大 部分地区 ，先后十
多次 出 现浮尘 、扬沙 、
沙尘 暴 天 气 ，使 本 来

“ 人面桃花相映红 ”的
春日 ，变成乱风渐欲迷
人眼 的 黄天 ，使北方城
市、农村生产生 活受到
了巨大 的影 响 。

突出 的 是3月 6日 ，
北京 出 现了 近十年来最
严重 的 沙 尘天气 ，沙尘短时 内 使空 气 中 的 尘 量上升 了
八九 倍 ，能 见度不足三公里 ，城市一 片昏暗 ，黄 沙浮
尘飞舞 ，使得行人难 以 行进 ，头 戴丝 巾 的姑娘们 又 成
为街 头 一 景 。因 沙 尘 影 响 ，当 天 有53架 飞 机迫 降 天
津、石 家 庄 、太 原 ，另 有 3架 进 港 航班空 中 返 航，9架
进京 航班取 消 ，8架 出 港 航班取 消 ，从 北 京 出 港 的 航班
延误319架 左 右。3月 26日 至28日 西 北 东 部 、华 北 、东
北南部再次 出 现大 范 围扬沙和浮 尘 ，甘肃 、宁 夏 、内
蒙、陕西 中 西部 出 现沙尘暴 ，上海 、南京 等地 出 现泥
雨，街头市民用 衣服 包着头行走 ，西安 高楼上 的 大 型
广告 牌被大风刮落 ，砸坏停在下面的三辆 汽车 ，北京
的大 风更是闯下大祸，3条人命随 风而逝，7名 民工随
风从 楼上 坠 落 ，其 中 2人救治 无 效死亡 。至 于 对 生 态
环境造成的 破坏 ，将无法弥补 。

据专家 考证 ，我 国 有8大 沙漠和4大 沙地 ，主要 分
布在西北部 ，除新疆的塔克拉玛干 、库姆塔格和 内 蒙
古的 巴 丹吉林等少数沙漠是在地质时期形成的 以 外 ，

其余 的 古 尔 班 通 古 特 沙 漠 （新 疆）、柴 达 木 沙 漠
（ 青海）、腾格里沙漠 、库布齐 沙漠 （内 蒙古）、

乌兰 布和 沙漠 （河套平原西南 ）和浑善达 克沙地 、
毛乌 素沙地 、呼伦 贝 尔沙地 （内蒙 古）、科尔沁沙
地（西辽 河 中 下游），都是在 各个历 史时期形成的

“ 人 造 沙 漠”。在距 今5000年至8000年 的全新世 中
期，中 国 北 方曾 有 良 好的生态环境 ，吸 引 了 大批的
古人 类 到 此 生 活 ，在沙漠 中 大量 的 史 前人 类 活动遗
迹，便 是最好的证明 。在进 入 铁器时代以后 ，由 于
人类 大量砍 伐森林 、开 垦耕地 以及修筑军防工程 ，
使脆弱 的 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 ，地下伏沙出 露 、
飞扬 ，从而形成了 沙漠和沙地 。

近代 ，由 于 人 类 活 动 和 战 争 的 破 坏 ，我 国 西
部生 态 环 境 发 生 了 巨 大 的 变 迁 ，仅 张 骞 通 西 域 的
两千 多 年 来 ，就 发 现 有 楼 兰 、米 兰 、汉 且 末 、精
绝、喀 拉 墩 、卡 拉 当 格 、园 沙 、丹 丹 乌 里 克 、玛
扎塔 格 等 九 座 古 城 被 沙 漠 吞 噬 ，深 埋 在 沙 漠 腹

地，当 年 的 丝 绸 之 路 已
无路 可 走 ，有 的 地 方 早
已沦 为 奇 旱 无 比 的 死
界。我 们 再 看 看 黄 土 高
原，两 千 年 前 ，并 不 缺
少绿 色 ，森 林 面 积 曾 达
4.8亿 亩 ，森 林 覆 盖 率 曾
达53%，到 处 是 “临 广
泽而 清 流”，公 元 413
年，匈 奴 首 领 赫 连 勃 勃
率10万 之 众 ，还 在 陕 北

横山 一 带 ，筑 成 规模 宏 大 的 统 万 城 ，直 至 唐 代 ，统
万城 仍 为 塞 北 重 镇 ，而 今 统 万 城 也 早 已 烟 飞 灰 灭 堙
没在 毛 乌 素 沙 漠 中 去 了 。后 来 的 各 个 历 史 阶 段 ，以
及建 国 之 后 ，多 次 掀 起 大 规 模 的 毁 林 毁 草 垦 荒 高
潮，使 生 态 环 境极 度 恶 化 。而 今 ，西 藏 的 森 林 覆 盖
率只 有5.84%，甘 肃 只 有4.33%，宁 夏 只 有 1.54%，
新疆 只 有 0.79%，青 海 只 有 0.35%，陕 西 略 高 一 些
为22.87%，多 集 中 在 秦 巴 一 带 ，分 布 不 均 ，水 土流
失面 积仍达 13.75万 平 方 公 里 ，占 土 地面 积 的67%。
全国 水 土 流 失 面 积达 到367万 平 方 公 里 ，还 以 每 年 1
万平 方 公 里 的 速 度 增 加 。全 国 土 地 沙 漠 化面 积 达 到
262平 方 公 里 ，还 以 每 年 2460平 方 公 里 的 速 度 在扩
大。经 专 家 实 地考 察 ，仅 张 家 口 洋 河 中 段 ，不 足 百
公里 的 范 围 内 ，密 布 着 新 出 现 的 几 个 不 大 不 小 的 沙
漠，总 面 积 在 1.4万 公 顷 以 上 ，每年 向 北 京输 沙近 百
万吨 。目 前 沙 漠 已 入 侵 燕 山 腹 地丰 宁 县 的 潮 白 河 上
游，距 北 京 怀 柔 县 仅 18公 里 ，一 遇 刮 风 ，北 京 的 天

便失 去 蓝 色 ，而 是 一 片 混 浊 ，一 片 黄 色 。首
都如此 ，大 地奈何 。

沙尘暴即将过去 ，可历 史 是一面永恒的镜
子。西 部 大 开 发 ，激 荡 着 人 们 的 热 血 ，而 风
沙掩埋 的 文 明 和 凄 怆 破 碎 的 黄 土地 以 及 累 累
发生 的 沙 尘 暴 又 告 诉 我 们 ，今 天 的 西 部 ，不
仅需 要 热 血 ，更 需 要 科 学 与 理 性 ，把 生 态 环
境建 设 放 在 重 中 之 重 的 位 置 ，正 体 现 了 中 央
西部 大 开 发 决 策 的 远 见 智 慧 。我 们 更 应 该学
习我 国 植树 英 雄87岁 的 马 永 顺 带 领 全 家 18口
人植 树 造 林 的 事 迹 ，学 习 日 本 友 人 94岁 的 远
山先 生 投 身 中 国 20多 年 种 树 治 沙 的 精 神 ，为
我国 可 爱 的 祖 国 添 一 片绿 色 ，添一片绿荫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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触目 惊 心 ，是说人 看 到 某 种 严 重 情 况 所
引起 内 心 的 震 动 。震 动 者 ，急 也危 也苦 也 痛
也，今 年 春 日 的 沙 尘 暴 ，又 确 教 国 人领 受 了
一回 这 句 成 语 的 酸 楚 。

三四 月 间 ，正 是 万 紫 千 红 时 节 ，讵 料 沙
尘暴 成 十 次 光 顾 ，艳 阳 天 被 辱 贱 得 黯 兮 惨
悴，风 悲 日 曛 ，两 百 多 万 平 方 公 里 国 土 频 频
遭殃 ，就 连 首 善之 区 的 北 京 也 难 幸
免，直 到 五 月 中 旬 ，陕 西 还 连 连 被

其袭扰 。沙 尘 暴起 处 ，但 见 尘 横 沙
飞石 走 ，行人 呼 吸 困 难 ，汽 车 白 天
开灯 ，航班 被 迫取 消 …

沙尘 暴 ，古 代 称 之 为 霾 ，原 来
总以 为 是 天 公 作 祟 ，现 在 弄 明 白
了，其 实 多 是 人造 的 孽 。而 今我 国
西北 地 区 沙 漠 肆虐 ，土 地 荒 漠 化 严
重，大 抵还是 咎在 人 为 ，诸 如 经 济
活动 加 剧 ，过度 毁林 垦 植 ，过 度放

牧等 等 。土 地 不 堪 重 负 ，发 出 了 退
化的 呻 吟 ；呻 吟 不 被人理 睬 ，又 发

出了 沙 化 的 警 示 ；警 示 又被人 漠 然

置之 ，到 得后 来 ，遂 有 了 沙 尘 暴 的
棒喝 ：生 态 危 机 ！

多少 年 来 ，我 们 洋 洋 自 得 于 人
定胜 天 ，炫 耀 向 老 天 的 索 取 ，却 偏 偏
忽略 了 天 定 亦 能 胜 人 。五 十 年 代 至

今，沙 尘 暴愈 见 凶 嚣 ，便是 这 忽 略 的
一征 。尝 记得 八 十 年 代 初 ，扬 沙 天 气
和沙 尘 暴还 未 象今 日 这 样 令人谈之
色变 ，俗谓 之 黄 风 和 黑 风 ，而 我 在 陕
北榆 林 就 领 略 过 它 的 滋 味 。第 一 次

是在 冬 天 ，先 见 惊 风 飘 白 日 ，飞 沙 打
得人 眼 不 敢 睁 ，脸 上 发 疼 ，便 想 起 古 人 所 说 的

“ 惊 沙 入 面 ”，并 非 妄 语 。正 凝 想 间 ，忽 然 地 暗

天昏 ，眼 前 景 物 顿 失 ，不 禁 惊 心 。翌 年 夏 日 再
去时 ，惊 悸 尚 未 消 除 ，又 被 雪 上 加 霜 。一 夜 风
雨，未 知 如 何 ，天 明 之后 ，却 见榆 林城 中 ，一 街
两行 的 人 在 铲 除 街 面 的 黄 沙 ，相 隔 几 米 就 堆
起一 大 堆 ，连 串 的 沙 堆 ，恰 似 那 坟 堆 一 般 ，望
之不 觉 动 魄 。两 次 到 榆林 ，面 对 毛 乌 素 沙 漠 的
不断 南 侵 ，怎 不 叫 人 忧 从 中 来 ！不 意 那 时 的

隐忧 ，变 作 了 今 日 的 殷 忧 。且 看 目 前 ：沙 尘 暴
每年 造 成 的 直 接 经 济 损 失 高 达 五 百 四 十 亿
元，相 当 于 一 九 九 六 年 西 北 五 省 区 总 收 入 的
三倍 ！痛 定 思 痛 ，痛 何 如 哉 ，痛 仍 在 加 深 ，斯
痛又 何如 哉 ！

征服 自 然 的 雄 心 ，使 我 们 的 确 也 露 出 刚

愎自 用 来 ，由 此 一 意 孤行 ，直 到 可 怕 的 事 实 摆
在面 前 ，方 才 醒 悟 。十 年 一 觉 扬 州
梦，所 付 出 的 自 然 是 高 昂 代 价 ，即 如
与沙 尘 暴 有 关 的 ，便 不 堪 回 首 ：马 寅
初先 生 的 新 人 口 论 被 目 为 异 端 ，横

遭批 判 ，结 果错批 一 人 ，误 增 三 亿 ！

这三 亿 人 仍 要 寻 觅 生 存 空 间 ，仍 要

继续 生 育 ，如 今 我 国 承 受 巨 大 的 人
口压 力 ，不 能 说 没 有 批 马 寅 老 的 懿
德。还 有 那 妖物 浮 夸 风 ，它 曾 使 多
少人 昏 昏 然 ，且 不 论 其 将 国 民 经 济
刮到 尴尬 的 境 地 犹 不 罢 手 ，只 举 其
一斑 就 够 骇 人 的 了 ，看 看 这 些 年 植
树造 林 的 统 计 数 字 ，再 拿 实 际 情 况
相对 照 ，便 知 那 厮 是 怎 样 的 欺 瞒 天
下。前 年 长 江 大 水 ，几 捅 大 娄 子 ，水

患意 识 方 提 到 新 的 高 度 。这 些 年 环
境严 重 污 杂 ，那 以 牺 牲 环 境 为 代 价
去攫 取 利 益 ，焉 知 不 是 在 饮 鸩 止
渴？人 不 可 枉 而 非 要 枉 ，天 不 可 欺

而硬要欺 ，枉 了 欺 了 ，整 个 社会 只 好

让老 天 来 教 乖 。今 日 沙 尘 暴 应 劫 而
来，又 是给我 们 的 当 头 棒 喝 ！

棒喝 在 耳 ，只 有 自 省 。我 不 敢
恭维 不 见 棺 材 不 落 泪 的 鲁 莽 和 偏
执，倒 赞 同 见 了 棺 材 而 落 泪 的 真性

情。如 今 国 人谈起 沙 尘 暴 ，就 象 谈 吏 治 中 的
腐败 一 样 ，多 有 惊 怖 感 ，即 是 “落 泪 ”的 信
物。而 问 题 的 关 键还在 于 ，是 下 硬茬 肃 整 ，
还是 得 过 且过 。若 不 幸 是后 者 ，我 们 便会 真
正陷 入 危机 的 。西 汉 时 的 楼 兰 古 国 埋在 了 新
疆的 沙 漠 里 ，两 晋 十 六 国 时 的 大 夏 国 都 统 万
城埋 在 了 陕 北 的 沙 漠 里 ，沙 漠 不 断 在 埋 、
埋、埋……倘 若 我 们 再蹈 覆辙 ，生 存 的 空 间
难有 了 ，看 谁还 能 坐 而 论道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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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火焰 驹 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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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出 《火 焰 驹 》唱 红 了 侯 红 琴 ！
《 火 焰 驹 》是 秦 腔 传 统 名 剧 ，在 三 秦 大

地，乃 至 西 北 广 大 观 众 中 广 为 流 传 。早 在 50年
末秦 腔 名 家 肖 玉 玲 等 在 拍 摄 戏 曲 片 《火 焰 驹 》
时，就 受 到 毛 主 席 的 亲 切 接 见 。岁 月 流 逝 ，斗
转星 移 ，1999年 西 安 市 青 年 秦 腔 艺 术 团 应 中 央
文化 部 之 邀 ，重 排 《火 焰 驹 》，赴 京 向 新 中 国
成立 50周 年 献 礼 演 出 ，又 一 次 轰 动 京 城 ，首 都
戏剧 界 的 专 家 、学 者 给 予 了 高 度 评 价 。侯 红 琴
是戏 中 的 主 角 ，她 扮 演 黄 桂 英 以 天 生 丽 质 的 形
象，优 美 甜 润 的 唱 腔 ，富 有 神 韵 的 表 演 使 这 一
艺术 形 象 放 谢 出 新 的 光 辉 。

侯红 琴 出 生 在 关 中 有 名 的 戏 剧 之 乡 周 至 ，自
幼受 到 家 乡 浓 厚 的 戏 曲 氛 围 的 薰 陶 ，热 爱 秦 腔 艺
术。在 艺 校 时 ，秦 腔 表 演 艺 术 家 肖 玉 玲 的 亲 自 传
授指 导 ，毕 业 后 分 配 到 原 西 安 市 秦 腔 二 团 ，走 上
了职 业 秦 腔 表 演 艺 术 道 路 ，多 次 获 奖 。在 《火 焰
驹》中 ，她 用 纯 真 之 心 在 演 ，以 激 越 之 情 在 唱 ，
把自 己 完 全 溶 入 了 黄 桂 英 形 象 的 再 现 之 中 。她 美
化了 秦 腔 声 腔 旋 律 ，使 演 唱 发 声 科 学 化 、感 情
化，形 成 了 华 丽 、委 婉 、醇 厚 、细 腻 的 演 唱 风
格。她 以 委 婉 流 利 的 唱 腔 与 细 腻 动 人 的 表 演 ，塑
造了 黄 桂 英 的 舞 台 艺 术 形 象 。在 “赏 花 寄 情 ”一
场，和丫环 芸 香 一 唱 一 合 地 “对 花”，歌 声 婉 转
如流 水 ，步 态 轻 盈 似 春 风 ，使 一 个 怀 春 少 女 形 象
活灵 活 现 在 观 众 面 前 。

身穿 孝 服 去 法 场 祭 夫 ，途 中 与 李 母 相 遇 ，发 生
误会 ，侯 红 琴 在 表 演 这 段 戏 时 ，通 过 杖 打 翻 身 ，跪
步前 扑 ，痛 心 疾 首 的 滚 白 ，低 沉 的 唱 白 似 江 河 奔
泻，感 人 肺 腑 ，真 是 “戏 从 心 上 走 ，台 下 都 动 情”。

侯红 琴 以 她 的 非 凡 实 力 ，荣 膺 了 第 十 七 届
中国 戏 剧 梅 花 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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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小在父母教育下耿直真诚 ，工
作以 后 正 是 爱 憎 分 明 敢 说 敢 为 的 个
性，却每每在各方面 “吃亏”。好在
我已 能善意地面对生 活的反差 ，以坦
然回 答鄙夷 。

我偶尔 也为 自 己 的忠诚懊悔 。比
如给学 生无偿辅导功课 ，比如给穷 困
生送 点钱衣 ，直言不讳地指 出 领导决
策的 失误 ，提一些 更 科学更
民主 的 建议 ，不幸做了 唯一
不请吃请喝不送礼送媚 的 下
属等 等 。虽 说 学 生 评 议 不
错，但总有 “充分理 由 ”评
不上职称 ，拿 不上奖 金 。懊
悔时我也伤心 ，伤心时不免
回忆 。

那时我上 四 年级 。母亲
已经给 我 当 了 整三年 的班主
任。上课迟到什么 的蒜皮事
儿，“班主任 ”问原 因 ，我
像其他小学生一样随 口 道 出
理由 “上 厕 所 了。”“不
对！为人讲个 诚实 ，贪玩就
贪玩 ，小 小 年 纪 敢 骗 老
师！”“班主 任”没有像对
同学 那样耐心开 导一 番 ，而
是当 众 严 厉 地 批 评 了 我 一
顿。以 后 的学涯 ，我实话实
说，“班主 任 ”表扬 了 我 。
再后来 ，一句谎话就能逃 脱
责任但我却甘愿受罚 时 ，那
些来 自 全 国 各地的 同学便笑我傻气 ，
公开 称我是咸丰年 间 的标本 。

成家后 ，夫君忍不住劝说 ，想将
我改造成一个现代聪明 人 。我也试了
几次 ，不 行 。昧心话不会说 ，昧心钱
不会 挣 。结 果 如 何？你 也 许 不 大 相
信，教 了 十 几年 的书 ，学生一级一级
升上去 ，我却 留 在初 一纹丝 不动 。对

于一个精神上郁闷对着纸写呀写的年
轻人 ，补回 来一个作协的 本本 。今天
在教 师 报 上 看 到 有 人 说 “作 协 ”和

“ 鞋会”一样没什么 了 不起 ，但我却
知道这本本对我青年时光 的意 义 。我
想“鞋会 ”的人不一定都有一支会说
话的 笔 ，但 “协 会 ”的 人 一 定 会 用

“ 鞋会 ”的那小锤 。
人都说 知识分子是社会 的 良

知。我 也 认 了 。我 希 望 评 上 职
称，但不能下贱或卖 身 以求 。假
如个个 明哲保 身 ，急功近 利 ，人
云亦云 ，那么不就 等于说谁有权
谁有钱就是老大吗？我想 ，若 我
也效 仿 某 种 人 ，搅 动 如 簧 的 舌
头，没准红绣鞋也早打倒 了 乌 纱
帽，谋到 了 房子位子什么 的 。正
是这一次次失去 中 ，我忽然悟到
了什么是为师的 良 知 ，为人 的 良
知，那 就 是 不 做 对 不 起 尊 严 的
事，实实在在地做人 ！

我不希望教师清 贫和甘守清
贫，但甘愿在苦涩 中 坚守一种境
界。这 种境界 也时常让我 自 足 感
动。也 许 这 就 是 真 诚 与 坚 贞 的
另一 种 ，它 至 少 让 一 个 凡 人 一
个普 通 的 灵 魂 有 了 对 人 生 更 深
刻的 颖 悟 ，它 让 人 对 金 钱 的 喧
哗官 阶 的 诱 惑 等 种 种 浮 躁 有 了
更清 醒 的 认识 。

若能斗胆实言 ，目 前有 几人
会为做为一名 教师而特感 幸运 呢 ！
这曾 经纯洁 的 园 地 ，也 只趋炎附势拍
马溜 须 ，花 拳 绣 腿 的 一 部 分 人 走 向

“ 红 火”，而凭真 才实学脚踏实地苦
干的 人机会却不 多 ！我坚信那些用 代
价换 了 尊严踏实 行进 的 人们 ，世人总
能记住他们的功德 的 。 无题 （漫 画 ）　夏 大 川　作

部分省市名称的 由来
文/小 合

河南 、河 北 两 省是 以黄 河 的 南北 两 端而分 的 ；山 东 、山 西两
省是 以太行 山 来 分 的 ；湖北 、湖 南是 以 洞 庭 湖作 为 南北标志 的 ；
广东 广西两 省是靠古代广面地区 的东路 、西路加 以 区别 的 ；黑龙
江以 江定 名 ；浙江省是钱塘江和富春江的合称 ；江西 省是古代江
南西道 的 简 称 ；江 苏 省是江 宁 、苏 州二府 的 合 称 ；安徽 、福 建 、甘
肃三 省 则分别 取安庆和徽州 、福州 、建安及甘州和肃州 的 第一个
字组 合而成 ；青海 省 得名 于青海湖 ，吉林省得 名 于吉林市 ；海 南
省得名 于海南岛 ；辽 宁是希望辽河别 泛滥 ；宁夏是祝愿 “夏 ”这个
地方 永 久安 宁 ；四 川 省 因有长 江 、岷江 、沱江 、嘉陵 江这 四 条 大川

而得 名 ；陕 西 省 位 于
陕陌 之 西 ；云 南 省 位
于云 岭 之 南 ；贵 州 省
原为 “矩 州”，因 当 地
“ 贵 ”与 “矩 ”不 分 ，故
而演 化 为 贵 州 ；西 藏
因我 国 西 部 居 住 藏
族而 得 名 ；新 疆 是我
国汉 朝 新 开 辟 的 疆
土之 意 ；内 蒙 古 因 清
朝蒙 古 族 有 内 外 之
分而 得 名 ；台 湾 省 是
由土 著 民 族 “台 窝
湾”名 称 转 化 而 来
的；北 京 是 明 永 乐 年
间由 北 平 而 改 北 京
的；历 经 几 次 改 名 现
仍为 “北 京”；天 津 是
明永 乐 皇 帝 曾 率 军
走过 那 里 而 题 名 ，意
为“天 子 走 过 的 地
方”；上 海 是 在 宋 朝
设置 的 “上 海 镇 ”基
础上 发 展 而来 的 。

替父　应聘
文/阎 冬

刚50岁 出 头 ，身 怀绝技的 父亲退
休了 。他是在减 员增效 中 被 “一刀 切
下来的 ”

退休 了 ，就 该 轻 松 轻 松 。可 听
惯了 机器 轰 鸣 ，习 惯 了 8小 时 劳 作 的
父亲 并 不 适 应 这 份 轻 松 。他 先 试 着
帮母 亲 买 菜 做 家 务 ，不 精 通 此 道 的
父亲 虽 然 干 得 认 真 卖 力 ，
母亲 却嫌他碍手碍脚 ；他 也
试着和其他退休职工一起 ，
打牌 、下棋 ，去娱乐余生 ，
可没 几 天 ，就 娱 乐 不 下 去
了。想 想 ，父 亲16岁 以一个
农家 子弟 的 身 份来到工厂 ，
从一 个 什 么 都 不 懂 ，没 有
多少 文 化 的 青 年 ，变成 了 一 个 车 、
钳、铣 、刨 、磨样样精通 ，并有 多项
技术 革 新 成 果 的 工 人 技 师 、厂 级 劳
模，是 他 几 十 年 敬 业 爱 岗 ，任 劳 任
怨，刻苦钻研 的 结果 。他的 一切荣 誉
和甘苦都来 自 于工作 ，父亲 离不开 工
作，离开 了 工作 ，他便成 了 生 活 中 多
余的 人 。这是父亲这 一代人 身 上 的 闪
光点 ，也是他们的 弱 点 。所 以 ，退 了
休的 父亲 ，仍 然要找一份工 作 。

他首 先 想 到 了 自 己 的 工 厂 。他
原来 所 在 车 间 也 有 意 返 聘 他 ，因 为
工厂 缺 少 像 他 那 样 的 人 ，可 他 一
想，自 己 返 聘 了 ，不 是 就 多 了 一 名
下岗 的 青 工 ；他 想 到 社 会 上 找 工
作，不 会 交 际 又 不 善 于 推 销 自 己 、
脾气 耿 直 的 父 亲 ，先 后 应 聘 了 几
次，都 以 失 败 而 告 终 。作 为 儿 子 ，
我真 不 希 望 满 头 花 发 、辛 苦 了 大 半

辈子 的 父 亲 再 去 找 工 作 ，但 一 看
到他 那 份 真 诚 劲 ，还 能 说 什 么
呢？只 有 在 心 中 祝 愿 他 早 日 找 到
一份 称 心 如 意 的 工 作 。可 找 来 找
去的 ，工 作 没 找 到 ，倒 把 他 急 出
病来 了 。于 是 ，便 想 帮 助 父 亲 找
一份 工 作 。适 逢 工 厂 附 近 的 小 镇

有一 家 私 企 招 收 车 工 与 钳 工 ，待
遇还 挺 丰 厚 的 。父 亲 去 了 一 次 ，
没有 成 功 ，我 详 细 询 问 了 经 过
后，决 定 替 父 应 聘 。

经过 一 番 认 真 的 准 备 ，我
拿着 父 亲 的 劳 模 证 、技 师 证 等
一大堆材料 ，信心 十 足地应聘去
了。面试 没 费劲 就过去 了 。到 了
复试 ，人家 才 知道我是替 父 亲 应
聘的。40岁 以 下 和高 中 文 凭还是
父亲 说 的 那两 个 硬条 件让我 “卡
壳”。那是招聘 的最后一天 ，眼
看父亲 的 希望 又 破灭 ，也顾不上
许多 ，竟 当 着众 人 的 面为 父 亲争
辩起 来 。至 于 年龄 ，我父亲 是大
了点 ，可 你们 启事 中 说技术 好 的
年龄可 以放宽一些 ，我父亲 堂堂
一个 万 余 人 大 厂 的工 人技师 ，正
好符 合 这点 ；至 于文 凭 ，根 本就

不是什 么事 ，你们说 工人技师的 文凭
高还 是 高 中 文 凭 高？你们 光 要 文 凭 ，
不重 “实 技”，怎 么 不 招 研 究 生 去
呢”我父亲 没有什么特别 要求 ，他 只
想找一个能 发挥余热 ，让 自 己 绝技产
生效益 的 地方 ，你们既然那么教条 ，
我也不跟你们 罗 嗦 了 。

说完 ，抓起父亲 的材
料，愤愤不平地向 门 口 走
去。还 未 迈 出 招 聘 办 公
室，从 偏 门 中 走 出 一 个
人，好像是经理 ，他叫 住
我，并 郑 重 地 告 诉 我 ：

“ 你父亲 已被录用 了 ，下
个星 期 一 就 让 他 来 上

班。”我真想给 那家伙一 拳 ，问他为
什么 到现在才 出 来 ，但不 知 为什么竟
十分感 谢地向 他深深鞠了 一 躬 。

茶联寻趣
文/继 培

茶联 ，是 中 华 民 族 传 统
文化 中 的 一 枝 绮 丽 奇 葩 。古
往今 来 ，许 多 文 人 骚 客 与 茶
结下 了 不 解 之 缘 ，也 留 下 不
少脍 炙 人 口 、趣 味 盎 然 的 佳
联妙对 。

福建 福 州 南 门 有 一 茶
亭，置 有 一 副 妙 趣 横 生 的 茶
联：“山 好好 ，水好好 ，人亭一
笑无 烦 恼 ；来 匆 匆 ，去 匆 匆 ，
饮茶 几杯 各西 东。”此联通俗
易懂 ，言 简 意深 ，教人淡 泊 名
利，陶冶情操 。

福建 武夷 山 风景区有一
茶联 日 ：“九 曲 夷 山 采 雀 舌 ，
一溪 活水煮 龙 团。”游者饱 览
武夷 奇 峰 秀 水 ，歇 足 品 茗 赏
联，自 然 流连忘返 。

浙江 吴兴八里店有一茶
亭，亭 柱 上 有 一 副 楹 联 曰 ：
“ 四 大 皆 空 ，坐 片 刻 无 分 尔
我；两 头是路 ，吃一盏各 自 东
西。”此 联 既 写 眼 前 景观 ，又
含佛道禅理 ，可谓妙手佳作 。

名茶 西湖龙井产地有一

名日 “秀 翠 堂 ”的 茶 室 ，廊 柱悬
联：“泉 以 石 出 情 宜 冽 ，茶 自 峰
生味 更 圆。”把 龙 井 的 茶 、泉 、
情、味都蕴寓其 中 ，妙不可言 。

广州著 名 茶楼“陶陶 居 ”有
这样 一 副 茶 联 ：“陶 潜 善 饮 ，易
牙善 烹 ，饮 烹 有 度 ；陶 侃惜 分 ，
夏禹 惜 寸 ，分 寸 无 遗。”联 中 借
用四 个 典 故 ，皆 在 劝 诫 世 人 饮
食有度 ，珍惜光 阴 ，并巧妙地嵌
入了 楼名 。

蜀地 早 年 有 家 茶 馆 ，兼营
酒业 ，但生意清淡 。后来 ，店主人
请人撰写一副茶酒联 ，镌刻大门
两边 ：“为名 忙 ，为利忙 ，忙里偷
闲，且喝一杯茶去 ；劳心苦 ，劳力
苦，苦 中 作乐 ，再倒一杯酒来。”
此联既奇特又贴切 ，雅俗共赏 ，
人们交 口 相传 ，茶人酒客慕名前
往，结果小店红火起来 。

有趣 的 是 ，还 有一副 “回 文
茶联”，联 日 ：“趣 言 能 适 意 ，茶
品可 清心。”倒读则 为 ：“心清可
品茶 ，意适能言趣。”意境非凡 ，
令人 回 味无穷 。

伟人像 剪 纸 艺 术
剪纸是我国 独特的民间艺术 ，人

物形 象 剪纸则是其 中 技艺要求较 高
的一类 ，尤其是人们熟悉的伟人像 。

湖南 省 双蜂县文化广播 电 视局
李希特 ，数 十 年 潜 心 钻研 民 间 剪 纸
艺术 ，在 人 像剪纸方面独树一帜 ，取
得突 出 成 就 。他 创 作 的 题 材 多 数 是
古今 历 史 人 物 ，而在 中 国 革 命 史 册
上彪柄千秋 的 伟人 ：如毛泽东 、刘少
奇、周 恩 来 、邓 小平 等 ，常 常 是 他 创
作的主题 。他创作的 伟人像剪纸 ，注
重明 暗 的对比 、线条 的 凸现 ，表情的
自然 ，犹如 一幅浓墨重彩的 工 笔画 ，
又象 黑 白 分 明 的 木 刻 图 ，所 以 人 物

形象 神 采 飞 扬 ，栩 栩 如 生 ，呼 之 欲
出，受到 行家较 高评价 。

（ 周 继 厚 ）

“ 上有天 堂，
下有 苏 杭” 溯源

文/项景安

早在北宋 年 间 ，
汴京 就 流 行 过 “苏
杭百 事 繁 度 ，地 上
天宫 ”的 民 谚 。到
了金 兵 入 侵 ，宋 室
南渡 ，偏安临安 （今
杭州），苏 杭 经 济 畸 形 发 展 ，景 象 繁 华 。后
来，著 名 田 园 诗 人 范 成 大 隐 居 苏 州 故 乡 的 石
湖，编 著 了 苏 州 地 方 志 《吴 郡 志 》把 关 于 苏
州的 民 谚 写 入 了 志 书 中 去 ，内 有 “谚 曰 ：天

上天 堂 ，地 下 苏
杭。又 日 ：苏 湖
熟，天 下 足。”到
了元 代 ，奥 敦 周
卿又 把 这 谚 语 变
换了 一 下 ，写 进

他作 的 《蟾 宫 曲》：“春 暖 花 香 ，岁 稔 时
康，真 乃 上 有 天 堂 ，下 有 苏 杭”。从 此 ，

“ 上 有 天 堂 ，下 有 苏 杭”，便 流 传 至 今 ，且
名闻 中 外 。

《 东 方 时 空 》主 持 人

答
问
录

文/阿 鲁

在《东方时空 》七周 岁 “生 日 宴
会”上 ，主持 人 崔 永元 、白 岩松 、水
均益 、敬一丹面对 网友和现场观众敞
开心扉 ，就大家 关心的 问题进行了 一
次精彩 的 “答观 众 、网友 问 ”

《 东 方 时 空 》有 多 少 人
《 东方时空 》四 个小栏 目 每天播

出，这 么 多 的 背后是否有一 支庞大 的

采编 队 伍？这 支 队 伍 有 多 少 人 ？对
此，白 岩松透露说：“人很 多 ，多 到
甚至 有 一些我的 同 事 ，我们都叫 不上
名字 的 地步 ，但是有人说了 ，是不是
人浮于事混饭吃 ，那么 多 人你们连 名
字都不 知道 。其实不然 ，即使人都 多
成这 样 了 ，我 们 仍 然 觉 得 人 员 非 常
紧，每个 人 的话 儿都做得非常 多 ，每
次星 期二开例 会 ，整个新闻评论部大
约有三 四 百人，《东 方时空 》也有一
百多 人 ，即使这样大家仍然觉得活做
不好 ，这不是人 多 人少的原 因。”

回不 回 观众 来信
有观众 当 面给 白 岩松提意 见说给

他写信 没有 回 音 ，由 此又延 伸 到如何
处理 观 众 来 信 的 问 题 。白 岩 松 解 释
说：“平常来信分 几种 ，第一 ，大家
有问 题需要反映 ，无 论 《焦点访谈 》

《 东 方时空 》还 是其它栏 目 ，应 该给
予一定 回应 。第二种是沟通 ，把 自 己
的心理话写给崔永元 ，水均益 。还 有
一种情况 ，比如 《东方之子 》播 出 一
个医生 ，它 的地址是服务性的 。我们
整个 评 论 部 四 个 栏 目 ，《实 话 实
说》、《新 闻 调 查》、《东 方 时

空》、《焦 点 访谈 》部专 门 有人负责
处理来信 ，公信 ，私信 ，针对书 的 私
信，所有和我们有关 的信都在我们这
儿……我 希 望 将 来 一 旦 不 紧 的 情 况
下，能 节 省时 间把信回 好 ，把信上反
映的 有 些问题反映 出 去。”

为什 么 打 苍 蝇 不 打 老虎
有网 友 提 出 了 一 个 尖 锐 问 题 ：

“ 《焦 点 访 谈 》
和《东 方时空 》
为什 么 只打苍
蝇不 打 老 虎 ，
即便打 老虎 也
是老虎死了 再
打？是 因 为你

们怕 老虎吗？”对此 ，
敬一丹说 ：“苍蝇可能
多一 些 ，武 松 可 能 少
一些。”白 岩松则做 了
深层 次 的 阐 述 ：“第
一，老 虎 在 食 物 链 金
字塔 上 比 较 靠 上 ，金
字塔底比较大 。第 二 ，
当老虎还 没有死的时
候，检 察 院 和 公 安 系
统做 的 工作 比我们做
的要 多 。电 视台 、电 台
和报 纸 不 是 法 院 ，记
者也 不 是 法 官 ，但 是
我想这 不 足 以使我们
回绝 这 个 问 题 ，希 望
我们 以及整个新闻 界
的舆论监督能行使 更大 的 一种 力 量去
使我 们 的 生 活 变 得 更 美 好 ，至 于打 老
虎还 是打苍 蝇 都 不 是最 重 要 的 ，生 活
变得 更 美 好 ，我 们就高 兴 了。”曾 经打
过“老 虎 ”的 水 均 益 调 侃 了 一 句 “老 虎
比较 厉 害 ”后 正 色说 ：“我 们 更 多 是做
舆论 的环境 ，就是说我们代表的 ，或者
说我们和观众朋友一起在这个社会上

形成一 种非常 向 上 、非常积极 、非常 良
好的 一 种 舆 论 的 环境 。至 于 说 谁 去 拿
棒子 把 老虎 干 掉 ，或 者 谁 拿 拍子把 苍
蝇拍死 ，应 该是该干什么干什么 ，应该
有人 直接负责这个 问题。”

节目 被 毙 了 怎 么 办
对于 《东 方 时 空 》、《焦 点 访谈 》节

目组 的 人 来说 ，毙节 目 是经常的事 。白
岩松 说 ：“无 论 是 《东 方 之 子 》还 是 《生
活空 间 》，还 是《时 空 报 道》，虽 然 面 对
的是 不 同 的 节 目 类 型 ，都 会 遇 到 没 有
播出 的 情 况 ，因 素 有 好 几 种 ，《东 方之
子》有 的 时 候 可 能 是 因 为 这 个 节 目 做
得不 好。《生 活 空 间 》甚 至 一 个 设 想按
错按钮 了 ，整个片子拍偏 了 。从93年开
始，新 闻 媒 介 陆续 开 始 了 有 了 舆论 监
督性 的 节 目 ，这 本 身 就是一 个 大 的进
步。也 许我 们 更 多 的 是追 求 长远 的 方
向，对于 目 前的得失也许一 笑 了 之 。我
们内 部 有 一 个 准 则 ，当 你的 节 目 被毙
掉了 ，第一件事是洗一个热水澡 ，绝 不
自杀 ，然 后 再 去 找 主编 说 还 有 哪个 题
材。”而崔 永元则打了 很好的 比方 ：“观
众也 会 理 解 的 ，因 为他们 在 各个 行业
制造 产 品 ，产 品 不 合 格 也 不 会拿到市
场上去。”

承认 自 己 有缺点
有网 友请主诗人说一下 自 己 和栏

目的 缺 点 ，几位 大 牌主持人 并没有 回
避。敬一丹说 ：“我 自 己 的缺 点跟《东 方
时空 》的 缺 点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，有一
点老气横秋。”水均益说 ：“如果说假话
的话我觉得我挺完美的 。说实话 ，我觉
得随 着 栏 目 和 自 己 当 记 者的 经验越来
越多 ，包括名 气越来越大 ，多 了一点惰
性，我 想 我 跟 白 岩 松会 一 样 努 力 去 把
他可能 是一 袋 子面 、我可能 是半 袋 子
面卸下 来。”白 岩松则说 ：“我 自 己 技术
性的 因 素越 来 越 多 ，而技术 以 外 的 东
西越来越幼稚 ，我希望能够提高一点。”


